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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区域的历史发展

一　　原始人口迁徙与文明的交流

西域考古与原始居民

中国西 多年前汉北新疆地区，古时候属于泛称的西域。

代史籍中首次出现西域的概念，其地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

地方，以后也泛指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部地区。尽管各朝史籍对

西域的记载范围不同，但其中心部分都包括今天我国新疆在内

的中亚地区。

西域原始人类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涉及新疆人类历

世纪考古发掘和史源头的问题，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有

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新疆已有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报道，如交

河故城西南台地发现一两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工具。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更多。不过，新石器时代的石

器大多与铜器或铁器并存，年代有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也有可

能晚到青铜、甚至早期铁器时代。西域周围地区，如前苏联中亚、

南西伯利亚地区，中国的甘肃、青海地区，及印度等地的新石器

年以前，在这之后遗址年代，均在距今 ，基本都步入了青铜

时代。西域处于其中，不会有很大例外。综合这些情况，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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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的人类石器文化遗西域确有距今 址，因此，我们对

西域远古时代的叙述也以此为始。至于此前的一些考古结论和

历史叙述，则有待于今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西域原始居民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

多年来，随着考古和西域问题。近 古代人种及种族研究的不断

深入，西域原始居民的来源、分布、迁徙、融合、发展等情况已有

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西域尚未发现类人猿或猿人进化的遗址，据

此可以推知，西域原始居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周边迁徙而来

的。虽然目前从古人类学上全面阐明今天新疆境内的古代人种

和种族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够充分，但根据今和田地区、罗布

泊地区、天山东段南麓哈密地区和伊犁地区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资料，可以肯定迁入新疆的原始居民存在西方和东方两大人种

支系成分。

西域西方人种

西方人种指古代欧罗巴人种。这一部分种族迁入古代新疆

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毗邻新疆的中亚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乌

兹别克斯坦切舍克一塔什（石）洞穴中曾发现旧石器时代（莫斯

特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类型化石；东哈萨克斯坦曾出土具有克罗

马农人特点的原始欧洲人种的两具头骨（一具属新石器时代，另

一具属铜石并用时代），其它一些地区曾出土有极狭面的新石器

时代头骨，这类头骨与欧洲地中海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头骨

有诸多的共同点。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断，这一部分原始形态欧

洲人种进一步向东迁徙到古代西域。二是新疆考古和人类学资

料。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两种类型的原始欧洲人种成分在

新疆境内铜器时代以后的古人类学材料中已经发现。中国古人

类学著名学者韩康信先生指出：“至少在铜器时代末期，具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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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形态类型的欧洲人种已经分布在罗布泊地区，目前还无法具

体确定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通过什么途径来到新疆腹地的，然而

古墓沟（属罗布泊地区）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表明，他们与分

布在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伏尔加河下游的铜器时

代居民都有密切的种族联系。”他又指出“：具有地中海东支形态

类型的欧洲人种成分似乎出现得较晚，在洛浦（属和田地区）山

普拉丛葬墓、罗布泊楼兰城郊墓地及阿拉沟（天山东段南麓）古

代丛葬墓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类型。其中，山普拉和楼兰两处的基

本成分就是这种类型。”韩康信先生并大致勾勒出古代新疆塔里

木盆地周围原始人口的迁徙状况：“中亚的地中海人种成分越过

了帕米尔高原，一方面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向东推进到罗布泊

地区，而这种类型也很可能是汉代楼兰国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也很可能在这个地区与时间上更早占据罗布泊地区的原始

形态的另一个欧洲人种成分居民相遇，并与后者一起参与了古

代楼兰国居民的组成。“”另一方面，一部分地中海人种成分沿塔

里木盆地北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并且在渗进过程中可能

比从其南方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地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而天

山以北的原始人口状况是：“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分布在伊犁

河上游（天山以北）的古代塞人和乌孙（人），主要成分是另一种

人类学类型，即以短颅型为基础的帕米尔一费尔干类型，或称中

亚两河类型，其中也有中亚两河类型与安德洛诺沃（欧洲人种）

变种类型的过渡特点。他们与中亚地区的其他塞人（不包括南帕

米尔塞人）、乌孙时期的居民有明显相近的体质特点，与前述原

始形态欧洲人种类型和地中海人种类型有明显的形态差异。”

①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载《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

社， 月版，年 页。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4 页

西域东方人种

东方人种指蒙古利亚人种。目前，能够确切说明古代新疆这

部分人种和种族的来源和分布的资料还很零碎，但根据现有的

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可以作几点初步的判断。一是公元前蒙古

利亚人种已迁入古代新疆。“大概在接近公元初，随着民族大迁

徙开始，蒙古利亚人种类型特点程度不等地向正在形成的中亚
，

两河类型（活动 。二是从哈密焉于今中亚和天山北部）‘沉积

布拉克墓地、罗布泊突厥墓地考古和人类学材料中推测，“可能

至少在中国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方向渗

入。但相比之下，蒙古利亚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
，

。三是在阿拉沟人种成分的东进活跃 、哈密焉布拉克及较晚的

楼兰和昭苏（伊犁地区）的古墓中，东、西方人种成分共存的现象

（包括共存于同一墓地或同一墓穴）比较普遍，这是种族奴隶随

葬，还是不同种族的家族成员同穴埋葬尚无从推断。

综上所述，古代新疆的原始居民是从周边迁徙进入的。迁徙

主要来自西、东两个方面，迁徙的路线大致是沿草原（包括山脉

深处的草场）、河流和盆地周围的山前冲积平原绿洲而运动的。

由西方迁入的欧罗巴人种居民在西域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广，他

们逐步向东发展，至早期铁器时代已移动到今东疆哈密一带。从

东部迁入的蒙古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西域东部，他们逐步向西

迁徙，在早期铁器时代，已生活在今伊犁河流域。考古发掘和研

究也证明，不同方向而来的西域原始居民在迁徙中相遇，并在人

①（俄）金兹布尔格：《与中亚各族人民起源有关的中亚古人类学基本问

题》，载《民族学研究所简报》，俄文版， 年第 期。

②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载《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

页社 年， 月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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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分上融合。

古代文明的交流

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反映出西域居民有自己的土著社会和文

化习俗。这种社会和文化习俗既有西域本土的特点，又有周边文

化习俗的影响。西域中部的土著特点比较明显，周边则受东西方

社会文明的影响较大。从中可以推测出原始居民迁入西域以后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融合发展时期，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西域社

会文明。

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在西域社会的

周边，东部毗邻的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发展相对较快。公元前

多年前，当地的夏部落已建立了中原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

国家 夏朝。公元前 世纪前后，统治中原的商朝已步入奴隶

社会的鼎盛时期。约公元前 世纪前后，西周、东周分封制已较为

普遍了。这一时期，西域也在向阶级社会过渡。而毗连西域西部

的古代中亚两河流域直至公元前 世纪至前 世纪逐渐进入阶

级社会，前 世纪开始处于古波斯王朝的影响下。由于塔里木盆

地西部边缘的系列山脉和帕米尔高原限制了古波斯王朝进一步

向东方扩展其影响，西域与东部毗邻的中原农耕文明及中原北

方的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流容易得多，因此，西域与东部的交往源

远流长。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相互间交往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东部

部族人口迁徙到西域，古代西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及北方草

原游牧文明彼此交融，逐渐成为共性日益增多的古代中华文明

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一致公认，对西域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汉文史籍；

有关公元前 世纪以前的西域（包括中亚）的历史研究必须依靠

汉文史料。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 年）的汉文年一前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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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及大致成书于此前后的

《逸周书》等，其中有不少西域地理、历史传说的记载。《史记》、

《汉书》对西域的记载更加丰富和翔实。这些记载的特点之一，是

将西域包容在中华文明中，如在地理记载中，将古代西域的自然

地貌、山川河流、物矿出产与中原地区的相关内容并列记载于史

籍中。以《山海经》为例，其书将西域中南部的昆仑山、东南部的

阿尔金山与向东延伸的今甘肃河西祁连山、今陕西秦岭统一称

为南山，又称秦岭为“终南山”，即自西域昆仑向东绵延的南山至

此而终结。书中还有中原黄河源于西域之说，以为古西域之葱岭

河（今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于阗河（今和田河）等汇流后（即

今塔里木河）注入泑泽（今罗布泊），由此潜入地下，经南山（今青

海境内积石山）而形成黄河之源。此说虽是误识，并于唐代渐解，

但反映出将古代西域与中原有机结合在一个整体中的思想。

至于对古代西域与中原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传说记载则

更是比比皆是。如《竹书纪年》记载“：商中宗太戊二十六年（约公

元前 年），西戎来。王使王孟聘西戎。”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

周穆王巡游西域。相传周穆王率大队人马西征，在西域受到当地

首领西王母的欢迎。周穆王向西王母赠送了丝绢、铜器、贝币等

礼物，西王母则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席间赋诗相互祝福。周
，穆王十七年（约公元前 。年），西王母又来朝“，宾于昭宫 至

今在敦煌莫高窟 号洞窟的壁画上，以及 年甘肃酒泉西家

闸出土的五凉时期 号墓前室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周穆王与

西王母相聚的生动形象。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是信史，但反映出

西域与中原源远流长和好交往的关系。

①《竹书纪年》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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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发掘材料中，有两类出土文物印证了西域与中原

的物质交流。一是西域输往中原的玉石。西域产玉很早就闻名于

中原。中原历代君王“贵用禺氏之玉”。禺氏即西北之“月氏”人，

分布于西域进入中原孔道即天山东部至敦煌一带，所以中原称

西域之玉为“禺氏玉”。另外有昆仑玉，产于昆仑山。 年在河

多年南安阳殷墟发掘了距今 的殷王武丁妻妇好墓葬，出土

随葬 件，基本上都是昆仑玉制成的。敦煌玉门关之得名，玉器

显然是指西域玉石输入必经之关隘。二是中原输入西域、或经西

域转输往西方的中原丝织品。至今出土最早的西域丝织品来自

公元前 世纪西汉初年西域墓葬中。丝织品难以保存，早在公元

前 世纪后半叶，丝绸即经西域西传至波斯，传入西域当更早于

世纪此。另外，前苏联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 生活于西域阿尔

泰一带的呼揭人墓葬中有中原战国时期的铜镜，其形制、大小都

与中原河南陕县上封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而古代西

域流行的漆器，无疑也是从中原输入的。

二　　西域与北方民族政权及中原王朝

匈奴统治西域

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 世纪至前 世纪），天山以南塔里

缘盆地周 绿洲或山间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木
相对独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称“城邦诸国”。这成 一时期，游

于河西一牧 带的月 氏部族逐渐强盛起来，向西发展到阿尔泰山

和天山东端部分地区。公元前 世纪下半叶，月氏势力又深入到

北高原，控制了当地匈漠 奴游牧部族，迫使匈奴首领头曼单于（？

公一 元前 年）送太子冒顿为人质。公元前 年（秦二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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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匈奴起兵反抗月氏，冒顿逃归，自立为匈奴单于。匈奴赶走

月氏占据北方草原后，又南下与汉朝为 年（西汉高祖七敌。前

年），冒顿率兵围汉高祖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迫使汉

朝结好和亲。此后，匈奴开始向西北扩展，公元前 年左右，其

势力开始进入西域。

西汉初年，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的城郭诸国，号称

“三十六国”，其中东部的楼兰国（位于今罗布泊西北）势力较大。

天山以北有塞人、乌孙人、呼揭人，他们以游牧为主，兼作狩猎，

其中乌孙国（位于今哈密附近）、呼揭国（位于今阿尔泰山南麓）

势力较大。此外，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有坚昆部，与呼揭和坚昆毗

连的有丁零人，他们都是匈奴的部属。从社会发展阶段讲，西域

诸国发展很不平衡，但基本上都已进入阶级社会。从国家规模

讲，诸国大者数万人，小者千余人，所谓“国”，实际上是以城郭为

中心或以部落为中心的聚落人群。西域整体处于“各有君长，众

。兵分弱，无所统一”的状态

匈奴军臣单于时期（公元前 年一前 年），匈奴进入鼎

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至大兴安岭，西至西域以西之塔拉斯河，

北抵漠北，南距河套。匈奴政权机构由单于王廷、左贤王、右贤王

三部分组成。王廷居中，左贤王辖东部，右贤王辖西部。匈奴统一

西域之初，先以右贤王统辖，后由右贤王下的日逐王专理西域事

年（征和元年务。公元前 ），日逐王在西域设置“憧仆都尉”，常

驻于焉耆（今焉耆）、危须（今和硕县东南）、尉犁（今焉耆县南紫

泥泉一带）三国间，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和财物。《汉书 西域传》

载：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一种

①《汉书 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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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毡）、罽（一种毛织品），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可见，匈奴统一

西域后，主要是以政治上的统属、经济上的征收实物（同赋税），

来体现与西域的统属关系的，并未实行对西域的直接管理。这也

是当时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统治方式。匈奴是中国北方草原上

兴起的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虽然它与西域的统属关系比较

松散，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只是间接控制或名义上归属，但匈奴王

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西域有所作为的政权。

匈奴统一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和西域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开创了西域与内地

统一的先河，使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从文明的交流步入政治的统

一；其二，密切了原先分散林立、互不统属的西域诸国之间的关

系，促使西域内部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其三，奠定了中原统一西

域的基础，提供了治理西域的经验。虽然匈奴统一西域只是一种

局部的统一，但这种局部的统一，拓展了西域、北方草原和中原

之间文明的交流，确立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为中国历史上范

围更广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四，匈奴统一西域后，实际上还

控制了西域以西的地方，使东西方交通更加畅通。史称：自乌孙

以西安息（今伊朗）“，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
，

苦 ，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

两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

西汉初期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匈奴经常攻掠沿边地

带，成为汉朝的边患。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年），随着年一前

国力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决定改变政策，以武力对抗匈

奴。汉朝政府制定了联络西域、共同打击匈奴的战略方针。西汉

①《史记 大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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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的对象是大月氏国。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迁到西域伊犁

河、楚河流域一带，一直敌视匈奴。公 年（建元二年），西元前

汉派张骞率百余人使团出发，前往联络大月氏。张骞一行在途中

年后逃脱。这时大月氏人被匈奴截留， 又被乌孙人赶出伊犁

河、楚河流域，西迁到今中亚阿姆河一带。张骞率众继续追寻大

月氏人，首先到达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大宛国王欢迎

张骞一行，并派导译送他们经康居国到达大月氏。但这时大月氏

已征服大夏，领有了阿姆河两岸，这里水草肥美，气候适宜，远离

匈奴，周边安定，大月氏已不愿与汉朝联合远征匈奴。张骞一行

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公元 年（元朔元年），取道西域南山前

（今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北麓）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

留，后乘匈奴内讧 年（元朔三年）回到长安。，于公元前

张骞 年，去时百余人，回时仅 人，历尽了千通西域，前后

辛万苦，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使命，但仍有重要的意义。

其意义在于：这是自秦汉中原统一以来第一次派往西域的使团，

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带回了各种有关西域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西

域政治格局及大国乌孙的信息，对于汉朝制定统一西域的方针

大略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骞带回有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

国（今中亚一带）的情况，收集到有关奄蔡（今咸海与里海一带）、

安息（帕提亚波斯）、条支（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

及）、身毒（古印度）等国的信息，使中原王朝第一次了解到西域

以外的世界各国。直到今天，我们描述公元前 世纪以前的中亚

及其周边历史时，还要倚重张骞出使的有关记载。

汉朝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开始了武力反击匈奴。汉朝首

先出兵占领河套以南之地，然后向河西推进。公元前 年（元狩

三年）秋，汉军绕道居延海（今甘肃北之居延海），向天山东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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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众归降汉朝。汉朝在匈奴势力发起攻击。匈奴昆邪王率 河

西设立了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成为有名的河西

四郡）。次年，又出征漠北匈奴，大获全胜。自此“，金城（今兰州）

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中原通往西域

的道路畅通，汉统一西域的条件成熟了。

年（元鼎元年），张骞奉公元前 人使团，随诏，再次率

带价值巨万的金帛出使西域。这次出使以乌孙为主要对象，兼向

沿途各国派遣副使。使团到达乌孙时，乌孙王猎骄靡已年老，属

下三部各自为政，属官多惧匈奴而不了解汉朝，所以不愿与汉结

盟反匈奴，而愿派使节随张骞报谢汉朝，实际上是想进一步了解

汉朝的实力。乌孙使节数十人到长安，见汉朝人众富厚，归报其

国，乌孙王下决心与汉结好。公元前 年（元封三年），乌孙王向

汉室求婚，汉朝嫁宗女解忧公主予猎骄靡。双方联姻实际上是政

治上结盟。张骞所遣副使也先后到达西域其它城郭小国，及大

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遣使

随汉使前来中原。

汉朝频繁出访各国，西域汉使“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
，

小者百余人 ，引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匈奴骑兵常袭击汉使，西

域诸国也嫌劳扰，楼兰、姑师攻掠汉使尤甚。楼兰、姑师分别为西

域南、北二道的起点。汉要控制西域，首先得控制南、北二道；要

控制南、北二道，首先得控制楼兰和姑师。因此，公元前 年（元

封三年），汉朝出兵，掳楼兰王，破姑师，并将烽燧亭障从河西酒

泉延伸到玉门。

①《汉书 西域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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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虽暂时控制了南、北二道，但匈奴对西域的影响仍然很

大，西域仍“畏匈奴于汉使焉”，一些西域邦国迫于无奈，不得不

两面结好。楼兰王对汉武帝陈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

安。 这种状况的最好反映。为了彻底扬威西域，彻底教训匈

奴，汉朝进行了两场大的战争，一是“两伐大宛”，一是“五争车

师”。

汉朝对于西域西部之强国大宛，本执和好结盟的政策，“上

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但是大宛国统治者分为两

派，一派以贵族昧蔡为首，对待汉朝态度较好，但势力不大；一派

以大宛王毋寡为首，主张依附匈奴，拒绝与汉和好。毋寡非但不

予宝马，而且下令攻杀汉使，劫掠财物。前 年（太初元年），汉

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数万伐大宛，第一次出征失利。越两年，

李广利率军再伐大宛，大获全胜。大宛王毋寡被属下杀死，汉军

立昧蔡为王，大宛献马，双方订立和好盟约。毋寡弟蝉后封为王，

仍送王子人质，进献“天马”，维持附属盟邦关系。

大宛归附汉朝，对西域诸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西域诸国争相

与汉结好，进献贡物，送子人质。即使有的当权者愿意依附匈奴，

国内也有反对意见。如楼兰王安归仍依附匈奴，其弟尉屠耆不

年（元凤四年），满。公元前 汉朝除掉安归，立尉屠耆为王，并下

嫁宫女为楼兰王夫人。楼兰更名鄯善国。西域南道自此畅通无

阻 。

但是车师（姑师改名）情况不同。车师距近匈奴，仍直接受匈

奴的控制。车师依附匈奴，意味着西域北道交通阻隔，因此，汉朝

必须与匈奴争夺车师。这场有名的“五争车师”战争，自公元前

①《汉书 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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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后，以汉朝的胜年至前 年，进行了约 利告终，汉朝终于

控制了西域北道及自车师后王廷西向的道路。西域最后一个大

国归附中原，彻底改变了西域的隶属面貌。

年（神爵二年），匈奴公元前 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最终退

出西域，汉朝取代匈奴，统一了西域。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

朝的统治体系。

公元 年，东汉建国。匈奴趁中原改朝换代之机，又开始与

东汉争夺西域。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后汉书 西域传》称“：自建

武至于延光，西域 ，，是双方争夺西域的扼要概括。所‘三绝三通

谓“三绝三通”，实际上是匈奴与中原王朝交替控制西域的过程。

东汉“绝”于西域之时，正是匈奴控制西域之日。反之亦然。东汉

统一西域的道路虽然比较曲折，但统一仍是大的趋势。

从整体上讲，公元前 年年后，西域统一于匈奴；公元前

后，统一于西汉王朝；公元 年后，匈奴、东汉交替控制西域。由

此可见，统一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发展的主流；此外，西域诸国

多为分散的绿洲小国，西域统一后，在一个统一的政体之下各方

彼此协调关系，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中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域，西域统一于中央王朝，政

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加快。如东汉班超任西域都护 余年

间（公元 年至 年），西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年（永元九

年），班超以朝廷名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条支（今叙

利亚），虽因风险未能渡海，但史称“：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

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见统一西域后，中国的影响已达世

界主要文明地区。

①《后汉书 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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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

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也是逐步完善治理西域的过程。汉在

年（太初四年）确立西域统治地位之前，公元前 ，已在西域北

道中心之地轮台（今轮台）及渠犁（今库尔勒以西）设置使者校

尉。使者校尉率士卒屯戍积谷，既守护交通、供应汉使往来，又作

为汉朝基本军事力量，必要时统领西域盟国之兵完成军事任务。

使者校尉的设立，开创了汉在西域设官驻军的先河，而轮台、渠

犁则是汉朝在西域第一个直接治理的地区，这两方面在西域治

理史上都 年（元凤四年）之后，汉朝又应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前

楼兰王尉屠耆之请，在罗布泊伊循城（今若羌米兰东）设伊循校

尉，驻军屯田，镇守西域南道。使者校尉府和伊循都尉府为汉朝

统一西域及治理西域打下了基础。

年（神爵公元前 二年）汉朝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西

域中心乌垒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西域都护府成为汉朝管理

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之设立有两个要点：一是将西

域定为直属中央的郡（相当于今之省）一级区划。汉之都尉是辅

佐郡太守的郡一级的军职；或有不置郡太守而专设都尉者，其权

位颇重。西域都护同此。所以，汉统一西域后，虽然没有等同内地

设置郡县，但西域的管理级别等同于郡（省）级。二是对西域实行

“使护”治理方式“。使”者，差遣特派“，护”者，督统护理。西域都

护府为汉朝中央派出的军政合一机构，都护总掌大纲、监督综理

要务。

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机构，任命官吏。西域都护府是最高军政合一的机

构，下设副校尉 司马、侯、千人等职，军事、行政官兼有。都护

的主要职责是颁行朝廷号令，镇抚西域诸国；督察政务，协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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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指挥军事，讨伐动乱。平时则以驻军屯戍、守护交通为主。《汉

任。现已知姓书》称，西域都护一共有 名的有 任，即：郑吉、韩

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按汉之

定制，边吏三年一转。但西汉末年，朝政废弛，都护任职无定期。

年（元始如但钦公元 元年）至 年（始建 年。国五年）任职，任期

西 年（元凤域都护府之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公元前

四年）设置的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地区，扼西域南道交通咽

喉。汉制，部分边郡设属国都尉，治理所属周边民族。伊循都尉与

此大致相当 年（初元元年）设立的戊己。另一个机构是公元前

校尉府，治所在车师前部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古城，后移高昌，

今吐鲁番高昌故城）。戊己校尉府下设 、司马各一，侯五，以驻

军镇守、屯田守护为主，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两个机构均属中

央直辖（或谓属敦煌太守管辖），仅受都护节制。

都护、校尉、都尉所在驻地轮台、车师前部（或高昌）、楼兰，

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

汉在西域的治理机构又分为中央派出与地方册封两个系

统。上述都护府、校尉府、都尉府是中央派出机构，除直辖治所之

地外，主要负责督控地方；地方事务则由汉朝册封的西域各君长

国官员具体管理。各君长国均有汉朝政府册封任命的地方官员。

据《汉书 西域传》记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

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

人。”一些大国官员，如乌孙国的大吏、大禄、大监，还颁赐了与内

地最高级官员佩带几同的金印紫绶（后改为铜印墨绶，以符定

制）。这些地方官员构成了汉在西域的基层管理人员。西域本地

人也有任汉官校尉者，如弥国太子赖丹就是汉昭帝任命的校尉。

）驻军镇守、屯田戍防。汉朝驻军主要集中在乌垒城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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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包括轮台、渠犁）、伊循城和车师前部交河城（后移至高昌）三

处。其中乌垒城及轮台 人上下；其余、渠犁驻军最多，约在

年（甘露元年两城驻军数百至千余人。公元前 ），乌孙归属后，

汉又于其地赤谷城屯戍。另外，敦煌也设校尉统兵，以为西域后

援。西域驻军屯田所获，除军队自养外，还供应汉朝往来的官员

使者。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治边措施，为历代所采纳。汉朝在西

域的屯戍驻军虽然有限，但各地驻军互成犄角，形成系统的镇防

布局，对于汉朝统治西域，作用显著。

绘制舆图，统计户口。疆域舆图、户籍人口是国家统治权

力的象征，也是治理的重要手段。周秦以来，中国历代皆十分重

视，一般均由重臣掌管。汉朝统一西域后也十分重视。汉朝已有

西域舆图，只是未能流传。史载：桑弘羊在论证轮台屯戍时利用
，了当时的西域舆图“，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 。西域都护

府设立后，即查明并掌握了属下诸国的土地、山川、王侯、户数、

道里远近、疆域四至。《汉书 西域传》明确记载了西域都护所辖

国情况，另有罽宾、乌戈山离、乌戈、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

奄蔡等国，虽也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但均注明“不属都护”字样，

以示区别都护所辖属国范围。

）镇抚诸国，督察境外。汉在西域治理政策以抚为主，镇抚

并用。凡内外有事“，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由中央派往西

域任职的官仅数十人，驻军仅数千人，不得不以“抚”字为主。联

姻、遗赠厚币、倚重册封的地方官员，是“抚”字的重要内容“。镇”

者，是镇定而非镇压，主在安定社会。凡遇争议，特别是人口、地

界划分等事，统由汉朝官吏进行协调；迁址等易引起动荡之事，

①《汉书 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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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汉朝官吏协调实施。 年（元康四年），经使者校尉如公元前

协调，将车师国迁往渠犁安置，以避匈奴的攻掠。公元 年（甘前

露元年），西域都护为乌孙大小昆莫划分地界和人口，等等。至于

无法安抚协调的诸事，如攻掠、入侵，则由都护调集诸国兵力予

以打击。宣帝年间，乌孙内乱，兵困解忧公主及汉使，都护郑吉调

遣诸国兵马予以平定，即是其例。

遣子人质，贡献方物。周秦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有遣子人

质的制度。即令藩属送王子入朝为人质，作为政治信誉的抵押和

归属的象征。汉朝将此制引入西域。实施这一制度的另一个意义

是，中央政府通过对质子的影响，进一步密切与西域诸国的关

系。诸国质子因此在长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此制的

西域传》记载，王莽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据《后汉书 篡政时，匈奴

重新控制西域，各国纷纷反抗“，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究其

原因，盖因延曾人质长安“，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故常敕诸

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贡献方物，也是属国臣服的一种象征。初为诸侯向天子缴纳

贡赋。赋者，上之求于下，即国家征收的钱物；贡者，下之纳于上，

即诸侯奉献的钱物。汉在西域实行以贡代赋的制度，要求属国贡

献方物，缴纳土产，作为中央王朝与属国关系的一种表示（境外

非属国而贡献者另当别论）。凡诸国前来贡献，汉朝必有赏赐馈

赠，其价值大大超过贡物，目的是厚贿以达安抚。而诸国也多有

以贡献获取回赠，作为与中原经济交流的方式。

西域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汉朝使者往来不断，沿途属国负有

接待供应之责，也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方式。惟各国地理位置不

同，苦乐不均。

维护治权，引渡逃人。引渡逃入是国家主权的又一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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